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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玉兰耐着冬的余韵撑起了
自己的花朵，让那一抹鲜艳装点了这黯然
寂静的校园。

我也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天晚上，春偷
偷唤醒了在这秃贫老树上沉睡的花儿。月
光爬上了花梢，风摇曳着枝头哄
着春天的孩子不吵不闹，带着林

叶沙沙作响，回荡在这个平凡而
伟大的晚上。待到醒来的某个早
上，我们如往常一般走在路上，
会忽地发现春天已经款款而来。

粉白的落樱缅怀着春雪，洗
礼了这片诗旅之地，也装饰着羞涩青春的
梦，清凉且酸甜；金黄的玉兰安静矗立在行
道上，偷听着来往同学的私语，扬起的枝梢
拽着人们不放，含蓄而热烈；淡紫的紫藤悄
悄驻扎在街边旁，陪伴着一个个早出晚归

的身影和孤独的人儿，正如它的花语一样，
思念与等待……墨水河静淌，柳树垂下的

发丝拨弄着涟漪，阳光撞过树间碎了一地，
弄影成戏，也溅起了日子的波澜。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科

大的砚湖里没有成群结队的雏鸭，当然无
法知晓春江是否水暖，校园里少了飞禽走

兽，只剩下坚韧的初花拼着命绽放，无名的
野草春风吹又生，偶尔泛起的风带过林海，
在夕阳下簌簌作响。她不是人们眼中那样
生机勃勃、万物争鸣的春天，也不是乡野小
道“过雨看春色，随山到水源”古人笔下的

自然，她是独属这片校园的，有着“林下漏
月光，疏疏如残雪”的那种静谧与含蓄，也

有着生命那种舞风眠雨不知休的顽强的春
天。

这就是我眼中独属于科大的春天。在
某个早晨你忽地发觉校园里春风轻柳絮，
人面桃花暖，摄影“咔嚓”的声音又不知不

觉地回归了。季节不那么守时却
又循序渐进，如果春天有个性，

那一定是俏皮、喜爱藏匿的。因
为在漫长的寒冬之后，有些人等
不到下一个春天，有些人依旧困
于寒冷中动弹不得，但是冬天总
要为春天作序，在某个清晨我们

终会迎来自己的春天，眼中多出的希冀就
是她为我们开出的花与月。

藏眼里的春
阴 储能学院 谢添其

究竟是怎么样的土壤，才能催生出这

般花朵？

天幕上人造的夕阳开始缓缓落下，地

底的这座新河南城又将度过一个地球日，

破破烂烂的大街上到处是饥肠辘辘的野

狗，和比野狗的鼻子还灵的黑帮马仔———

他们几个身上的文身应该是城东的帮派，

来这地界干什么？疑惑像是跳蚤一样爬在

了我的头皮上。但我已经没时间驱赶它

了，太阳下山以后全城都要戒严，而我连

塞牙缝的钱还没弄到，更别提家里还有个

得了数据坏疽的老妈需要钱治病。这种病

在我们这儿地界很常见，太多人因为太久

没更新机械义体，只能选择卧床不起。

“16.0 版本更新，我们优化了系统逻

辑，同时我们将不再对 9.6 以下版本的用

户提供服务。”大公司发了一则公告，就又

有数不清的穷人变成废人。谁都知道这病

好治，只要一口气把义体更新到最新版本

就搞定了。但是谁都知道，新河南城的人们

没钱治。我们只是三等公民。

“那边的，你过来，我记得你———惠济

区的新人，老妈前段时间长病那个是吧？你

是不是没帮派？要活干不？”蹲在马路边上

的马仔伸手招呼我过来。他留着黄色的巴

西爆炸头，一张嘴却露出一口烂牙。我朝他

的方向走去，那股独属于街头的气味开始

往我的天灵盖上窜———机油和汗臭还有劣

质香烟发酵而成的味道。

“多少钱？”日光正一点点消退，我开始

祈祷他能说出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数字，

至少我要先想办法挣出今天的馒头钱。

“到手二十万，咱俩对半分，咋样？”

他挑了挑眉毛，抬头纹深得像是条山沟

沟。

二十万！就算是对半分完也有整整十

万块，足够给我妈换最好的软件和系统。

“你当真？”我装作若无其事，但越来越

急促的喘气声暴露了我的渴望。

“当真，你要是答应，今天

管账的就能给你打钱过

去，玖凰会从不干砸自

己招牌的事儿。但

是———别动歪心思，

新河南城的聪明人

不少，不差你一

个；我在惠济区有

点人脉，不声不

响地弄掉你反正

是足够了。”他掀

开胸前的衣服，露

出一只蜷缩着的凤

凰文身———错不了，

城东第一帮派的招

牌。

“嗯。”我不再作声，跟

在黄毛的屁股后面，这活我必

须得接，十万块不够买一条人

命———除非他是个新河南人。

玖凰会的大堂金碧辉

煌，一进去眼前就是古色古

香的木质家具，顶上是个体

型太过于硕壮的吊灯，水晶

纹路和地上的大理石闪得人睁

不开眼睛。我被带着进了间安静

的小屋，问完我的身份识别码以后，

温文尔雅的老管家端上了高档的茶水，

让我稍等片刻，我靠着沙发，一个小时慢吞

吞地在我眼皮子底下爬过，当我发觉自己

像一根被人嚼过的绳子，正要慢慢地烂掉

的时候，那个黄毛拧了我一把。他给我看了

操作记录，现在，成百上千张的大票子归我

了。

“活我接了，钱我也收了，让我瞧瞧吧，

什么天大的事能让九天之上的凤凰找上我

呢？”我问起任务的内容。

“说难倒也不难，就是趁下个星期天半

夜，隔离带检修的时候一路往东跑，到新江

苏运批家伙什回来。”的确很危险，但是只

要过了一定的程度，世界上所有的风险就

都是相同的，那毕竟是十万块钱的回报。记

得有句老话：“你要知道，人的命数是没办

法雇佣的。”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河南人，我从出

生以来就从没踏出过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一

步，十几年前的新政改变了一切，新筑起的

隔离带隔绝了一切———交通出行、社交娱乐

以及网络。新河南、新江西、新东三省……三

等公民们被不允许出省的禁令牢牢捆住，但

讽刺的是，新河南隔离带只限制自己人的进

出———新长三角、新珠三角，随便哪里来的

人都可以随意进出这里；而本地人想远走

高飞却只能靠藏在蛇头的货仓里偷渡。

出生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就是我

们最大的不幸。贫民区的土质疏松一年比

一年严重，从晋西北而来的长风不知道又

带走了谁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庄稼，我们

生在黄土地上，最后又回到黄土地里。

在和一车砂土同行了几个小时以后，

我和黄毛第一次踏上了新江苏的土地，我

拉着他爬到了天台上，眼前的一切都让我

目瞪口呆：落日的余晖被赶早的霓虹灯与

全息广告吞没，只剩下天边的一丝红色。

“哎，黄毛，你看———真的太阳！比新河南那

个人造的强多了！”日光扎得我泪流不止，

黄毛却木木然地蹲在洋红色和绛紫色的海

洋里抽着自己卷的烂烟。

离交接货的时间还早，我们漫无目的

地在大街上乱逛，不一会天上下起了雨。我

们没伞，也没有雨衣，雨滴从头发丝里滑下

来，空气里有股湿润的泥土味道———那是

独属于绿化良好的大城市的清香。我们绕

过了灯红酒绿的大都会，像是黄鼠狼崽子

不敢靠近营业的大排档一样，悄咪咪又慢

吞吞地往南边的连云区走。更远的城市则

影影绰绰地藏在云台山的浓雾后面，只把

如出一辙的霓虹灯光漏给我们。

交货的地方选得很偏僻，是家一年到

头客流量没几十个人的饭馆子，我跟着黄

毛进门，选了个角落，然后缩进沙发里，屋

子里面是锈蚀的老铁板搭成的洞天，乱糟

糟的人声，无休无止的荤段子和脏兮兮的

吧台，脚底下是从开店以来就没拖过的黏

糊糊的地板。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新

河南的土屋，但若有若无的霓虹灯还在倔

强地维护着长江三角洲的尊严。我有些饿，

想给自己弄点吃的，却被黄毛一把推回了

原位，他嘲弄地看着我，然后笑嘻嘻地说：

“这叫酒吧，不卖吃的，只卖酒；咱俩喝不起

的那种。”

我们两个人默契地保持着沉默，黄毛

怕耽误正事，我不敢开口，生怕招来更多的

笑话。我开始肆意幻想，究竟是怎样的货

物，才值得我和黄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

新江苏来取？是毒品还是军火？

很快，我们的接头人到了，他年纪不

大，至少还没大到岁月在他脸上刻出褶子；

他穿着得体又干净的衬衫和牛仔裤，背着

时髦的单肩背包，拿着一杯加冰的姜汁啤

酒坐在吧台跟前。在这个脏乱的酒吧里像

是蛋糕上仅剩的一根蜡烛一样引人注目。

但是当那些满身汗臭味的汉子们发现他并

没有请大家喝一杯的雅兴之后，就飞快地

收回了对他的那点兴趣。

夜色渐浓，当屋里仅剩的几个伙计的

眼皮子也开始打架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

凑了上来，书包被轻轻一甩，就变成断了线

的风筝。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圈，甫一开

口，酒气就喷薄而出，“东西拿着就行，但是

让玖凰会的大佬们记得，人的命数是没法

雇佣的。”他丢下这句话，在袅袅升起的烟

雾里隐去。

于是我又忍不住肆意猜想，究竟是怎

样的货物，才值得我和黄毛冒着生命危险，

偷渡到新江苏来？

过了一阵子后，黄毛才对我吐露实情，

那天我冒死走私的不是军火也不是毒品，

而是整整一包书籍：《全球通史》《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古文观止》《理想国》……

也许，这一页页的白纸黑字，是比那些

违禁品更加珍贵的东西。

自从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再一次传

入了黄土滚滚的大地，一切又一次发生了

变革，新的浪潮悄然而至。我则在不经意间

成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也许有一天，这些

文字能够让新河南人不再自甘为三等公

民，能让漫天的黄土里也开出繁花。

繁花（小小说）

阴 计算机学院 安俊萌

沈安死了，死在漫天大雪之中。温热的鲜
血从她身上汩汩流出，迅速浸透了身下洁白的

雪，洇出一片触目惊心的红。她缓缓歪头，看向
身旁的爱人，四目交汇的瞬间，爱意再也无法
掩饰，在这冰冷的世界里熊熊燃烧。

沈安的一生，恰似在时代的汹涌洪流中跌
宕起伏的扁舟，先后遭受两种截然不同思想的
洗礼。自出生起，她和一般闺阁女子并无二致，
耳畔听闻的皆是女德女训，手中操持的尽是女
红。但不知何时起京中的风向慢慢改变，洋玩
意不断流行，出国留学的人日益增多，并且这

其中不乏有一部分女子。
作为根基深厚的沈家，沈老爷子在京中当

然也是颇具威望的。近来，不少人旁敲侧击，询
问沈老爷子是否有让沈安出国的打算。沈老先
生思来想去，这种事情他怎么能落后于人。于
是隔天，他便开始给沈安聘请女先生，加急筹
备留学的事项，毕竟这种事当然是越快越好。

十八年的思想的侵蚀让沈安只能被动承
受着身边的一切，这一次，她也只是和往常一
样，听从祖父的安排。

教书先生姓陈，沈安初见她便感觉新奇，
大抵是她身上那不同于母亲和其他伯母们的
气质，以及不乏令她羡慕的，那双正常人的脚。

此后数月，沈安在课堂上，内心常被矛盾
充斥。那些新奇知识与她过往认知激烈碰撞，
让她既憧憬又恐惧。她常常在夜里辗转难眠，
思索自己的人生是否也能有别样可能。每当这
时，陈先生讲述的经历就会在她脑海中回响，
成为她心中的微光。

其中，沈安最感兴趣的并非课堂上学到的

那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奇知识，而是听陈先生讲
述她自己是如何拼死反抗母亲为自己缠足的，
如何毅然反对家族联姻、孤身奔赴美国的，又
是为何选择成为一名教书先生的……

三年的时光很短，但陈先生讲了很多很
多，多到沈安第一次窥见另一种光明的征程，
一种可以走出去的、自由的人生。

二十一岁的离别之际，沈安踏上去往美国
的轮船，回望着这片生活许久的故土，思绪万

千，恍若看见自己踩着小脚走上了一条洒满阳
光的长路，尽管前路未知，也令她心生勇气继
续前行。

初到美国，沈安面对陌生的环境、不同肤
色的人种时，局促地用长裙掩盖自己的“另
类”。

在学校里，沈安因文化差异被同学孤立，
学业上也困难重重，那些复杂的课程让她力不
从心。可每当她想要放弃，心中对自由和新思
想的渴望就会涌起。

所幸的是，在慢慢适应这里生活的过程
中，沈安结识了一些热情的充满朝气的朋友，
她们的经历有的与沈安相似，有的则是通过自
我反抗挣脱束缚，她们同沈安一样，都向往着
另一个世界的光景。

一次进步学生组织的研讨会上，沈安第
一次接触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组织。成员
们激昂地讨论着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他们眼
中的坚定和对理想的执着深深感染了沈安。

此后，沈安频繁参加组织活动，深入学习进步
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仅仅追
求个人自由远远不够，只有改变整个国家的
命运，才能让更多人获得真正的自由。组织也
注意到了沈安的热情与潜力，安排经验丰富
的同志与她交流，对她进行考察与培养。经过
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锻炼，沈安成长为一名
坚定的革命者。

回国前一天，沈安接到组织交给她的第一
个重要任务———与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潜伏

在法租界，为党组织秘密传递重要情报。
回国后，尽管早已得知京中的势力在悄悄

更迭，但沈安还是第一次见到沈老爷子如此倦
怠的模样，她也清晰地认识到———沈家再不如

四年前一般兴旺。
沈安告诉沈老爷子自己在留洋时认识一

位公子，两人情投意合，对方人品出众、家世相

当，只是家在遥远的广东，恳请祖父成全这段姻
缘。沈老爷子久久凝视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
生的孙女，良久，长叹一声：“罢了，广东，广东，
也是个不错的去处。你的嫁妆我早已备好，往后
出门在外，万事都要小心谨慎。”
“好的爷爷，你也要好好保重。”
在法租界，沈安与同志接上了头。同志主动

和她打了招呼：“初次见面，我叫张定安。”
“你好，我叫沈安，咱们一块去照张照片

吗？”

“算了，本来我们就是搭档，没必要再花时
间去干非必要的事情。”
“可咱们不是‘夫妻’吗，没点证据怎么行

呢？”
“……好。”
起初，两人因理念和习惯不同，在生活中摩

擦不断。一次街头联络，张定安因沈安一句下意
识的方言差点暴露身份，两人为此大吵一架。但
在一次共同执行危险任务时，沈安为保护张定

安，手臂被敌人划伤。看着沈安忍痛还坚持完成
任务的模样，张定安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

时光悠悠，如平静湖面泛起的涟漪，悄然流
逝。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
念，在风雨中砥砺前行、从未退缩，关系也因此
不断拉近，从开始的相互欣赏，到后来的暗生情
愫，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

然而，危险就如同隐匿在黑暗深处的猎手，
悄无声息地逼近。几个月前，组织内部就发现一
些异常，重要会议内容莫名泄露，成员行动也开

始受到监视。组织紧急展开调查，却一无所获。
直到张定安在一次外出时，发现街边有个可疑
的身影一闪而过，那人的身形和走路姿态，让他
莫名不安。他开始暗中留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似乎都指向一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志。

那是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街头巷尾人来
人往，热闹非凡。张定安如往常一样外出执行任
务，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有几道不寻常的目光
如影随形，始终在他身上徘徊。他不动声色，佯
装不知，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中巧妙穿梭，如同一

只敏捷的猎豹，利用街角的建筑和往来
的行人作掩护，成功地甩开了跟
踪者。但他的神色变得凝重而
严肃，因为他心中明白，敌
人已经开始对他们产生
怀疑，一场暴风雨即将
来临。

回到家中，张定
安和沈安迅速关上

房门，屋内的气氛凝
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来。
“我们必须尽快

转移重要情报，绝不
能让它落入敌人手
中。”张定安的声音低
沉而坚定，目光中透露
出警惕与决绝。

沈安坚定地点点头，眼

神中闪烁着无畏的光芒：“我来
联系上线，你负责规划转移路线。”

两人分工明确，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就
此拉开帷幕。

转移情报的那天，天空阴云密布，仿佛预示
着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行，每一
步都充满了警惕。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弄人，在
一个狭窄的巷子口，敌人如鬼魅般突然出现，将
他们的退路封得严严实实。张定安迅速拔出手

枪，毫不犹豫地与敌人展开激烈交火，子弹呼啸
而过，火光四溅，照亮了黑暗的巷子。沈安则紧
紧护着装有情报的文件包，在枪林弹雨中四处
寻找着突围的机会，她的脚步坚定而有力，每一
步都踏在生死边缘。

一番激战过后，两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
擒获。那个叛徒站在一旁，眼神闪躲，不敢直视
他们愤怒又失望的目光。张定安和沈安被押解
着，经历了无数次严刑拷打，浑身的皮肉绽开，
如奇异而惨烈的花朵，但他们仍然紧咬牙关，一

个字也没有吐露，坚守着心中的信仰。
就这样，一直到了行刑的前一天，法官冷漠

地问他们还有什么遗愿。
“再拍一张照吧。”两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

地说道。
大雪纷纷扬扬，一对眷侣此刻眼中唯有彼

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下这份永恒的爱意。

旧影换新光（小小说）

阴 数学学院 梁天雨

材料学院 姜旭 摄

自大年初五以来，老家就一直阴天，到了
初六这天傍晚，天刚刚黑下去的时候，开始零
零索索飘飘洒洒，下起雨来了。这雨半点没有
冬天的样子，像是春天她不经意地用柳枝挑
着刚刚化冻的水玩儿。转念一想初立春，就有
些感慨了，春天到底是活泼了些，要在冬天的
末尾，叉着腰站出来，像一个孩子那样宣示自
己的存在了。

前几天还好说，好歹都零上几度，下了这

场雨，温度又跌到零下去了，虽说不至于结
冰，但是要是不戴帽子，就有些割耳朵了。难
不成春天又偷偷溜回去了？不成！巧在立春的
后一天，也就是初七，是“六九”，所谓“五九六
九沿河看柳”，说得不错。既然春天找不上门
来，过了这个年，就去找春天串串门吧。

漫步村寨，围着村子的那条河边的确有
几棵老柳，低垂着。远点看去，河边的柳树那
一圈确实要比脚下的石板路多一点点深色，
倒不如说是那边的底色是淡淡的绿，脚下的

底色是黑白组成的，而冬天都给它们蒙上了

一层灰罢了。天只要一开始暖和，这柳，就要
开始显现它自己的颜色。前天晚上的那点雨
水，正对它们的胃口。

再往里边走，就是田，就是地，就是灰黄
的土块———可惜见不到野菜。要是雨水之后，
野菜就能开始往外冒。雨水当天最好别下雨，

否则麦子收成不好；雨水之后五天内不下雨
也不好，否则地里没有地气儿。这是老一辈儿
种地的说法。地里有了地气儿，野菜才能顺着
地缝、乘着地气儿钻出来，第一茬野菜也就最

嫩、最养人。看一块野地能冒多少野菜，就知

道这片地多么肥，要是连野菜都供不起的话，
那麦子更供不起。

在我看来，倒是没有那么玄乎，我就知道
个野菜就是雨水的那个星期开始挖。去地头
上，田埂里，拿着一柄手指长的、像小镰刀那
样的刀子去剜野菜。这个时候我知道的只有

荠菜、苦菜子、婆婆丁这几种野菜可以挖，嫩
荠菜的叶子带一点点的粉或红，根是红的，像
菠菜那样。拿着小刀轻轻插进根附近的土里，
找到根之后手腕一翻，小镰刀就转了一圈，割

下荠菜来了，根还埋在土里，真正的荠菜这样

挖出来之后，中间的部分会微微弹起来，像是
供奉用的那种宝莲座那样。有些和荠菜长得
特别像的，挖出来也不浪费，带回去喂鸡。苦
菜是这个时候长得最大的，还有锯齿状的叶
子。婆婆丁，就是蒲公英，是最好认的野菜。九
点从家里走，带个小篮子，带个小方便袋，十
一点回来，就能挖到不少野菜，正好赶上饭
点，中午就可以让我姥姥做蒸荠菜蛋子，苦菜
子婆婆丁蘸大酱卷煎饼。

正好雨水过后一天下雨，要是真按照老
一辈的说法，今年收成应该不错。我心心念念
的野菜也应该都长得不错，可惜我没能等到
野菜再长出来就离开了我的村子。村子里的
野菜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小孩来挖。来挖野菜
的小孩是不是也正十三，是不是也会吃荠菜
蛋子，用苦菜蘸大酱卷煎饼，是不是也会写这
样一些文字。

我想，这些都有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村
庄，微微的雨带来微微的春天，用微微的春寒

组成一个微微的孩儿的一个微微的童年。

微雨与微春
□ 土建学院 吕廷政


